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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外语/二语学习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语言环境、社会语言环境、学习风格、学习年龄、学习阶段等因

素 ,这 些因素对学习者努力的结果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影响外语/二语学习者是否以及怎样充分利用可

以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 ,而 是否以及怎样充分利用可以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又决定外语
/二语学习者能否学得目

的语。外语/二语教师应该根据这些因素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来 满足外语/二 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二

语/外语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体现于引导学习者以最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学习方法充分地有效地利用

所能得到的二语/外语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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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以来 ,语言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语言学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此前一直受

教师个人经验影响的外语教学研究开始在语言学理

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对于外语教学研究而言 ,1970

年代的海姆斯革命无疑是语言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

的事件之一。海姆斯 (Hymes)针对乔姆斯基 (Choˉ

masky)的 语言能力 (linguistic∞mpetence)概念提出

了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mpetence)概念 ,认为

语言
“
有运用规则 ,否则语法规则就会没有意义

”

[1](15页 ),使外语教学研究的注意力从语言的形

式转移到语言的意义 ,其直接成果就是交际途径。

1980年代交际途径介绍到我国,引 起我国外语教学

人士的普遍关注 ,引起我国外语教学界的一场大辩

论 ,并且(室少在理论上)被我国外语教学界广为接

受。而在同一年代介绍到我国的乔姆斯基理论 ,却

被人们忽视了。笔者认为 ,19ω 年代的乔姆斯基革

命对于外语教学研究具有与海姆斯革命同样的重要

性。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向结构主义语言

学理论挑战 ,引 起 19TO年代国外外语教学理论研究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并与认知心理学理论结合而

产生了强调创造过程的认知途径。值得注意的是 ,

正是在这一时期 ,在五花八门的外语教学法纷纷登

台亮相之后 ,外语教学研究开始抛弃
“
方法观念

”
,

研究重心从
“
如何教
”(教学方法 )逐渐转向

“
如何

学
”(学习过程 )。

然而 ,先由于 10年动乱的隔绝 ,后 由于交际途

径的风靡 ,我国外语教学研究没有经历转换生成语

言学理论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没有发生

听说习惯理论与认知学习理论之间的辩论 ,从 19go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结构途径直接向交际途径发展。

我国外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缺少认知途径

这一环节 ,没有出现从研究教学方法向研究学习过

程的重心转移 ,“方法观念
”
仍然占主导地位。北京

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从事外语教学法研究多年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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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⒛02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出 ,“不应该再浪费时间

去搞那些教学法
”
[2]。 可惜他的呼声没有引起我

国外语教学研究人士的重视。

外语教学研究重心从教学方法转向学习过程 ,

就是以学习主体为对象 ,研究学习主体所处的语言

环境、社会语言环境、语言能力获得的心理机制以及

学习主体本身的特点。对学习主体及其学习过程的

研究发现 ,学习主体是否利用、怎样利用可以得到的

一切学习机会 ,可以解释为什么学习者能够学得外

语或者为什么不能够学得外语 [3]。 本文拟探讨学

习过程中影响学习主体是否利用、怎样利用可以得

到的学习机会的几个因素 ,即语言环境、社会语言环

境、学习风格、学习年龄、学习阶段 ,以期引起我国外

语教学研究人士对学习过程研究的注意。

- 语言环境
学习主体所处的语言环境有二语环境与外语环

境。以英语为例 ,母语为非英语者 ,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社会学习英语 ,就处于二语(EsL)环境 ,而在以非

英语为母语的社会学习英语 ,就处于外语 (EFL)环

境。在无须区别不同的语言环境的情况下 ,外语教

学研究人士一般将学习者所学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为
“
目的语
”
,这时英语教学叫 TEsOL(Teaching Engˉ

h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① 。澄清二语教

学或外语教学发生的语言环境 ,是因为语言环境对

目的语学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语言环境决定学习者与语言材料的关系 ,包括

接触语言材料的机会和这种机会的性质 ,即是否真

实语境、是否真实材料、接触的广度、深度、频率以及

接触的正式或非正式途径等等。在不同语言环境中

接触语言材料的机会和这种机会的性质是不同的 ,

因此二语环境或外语环境中学习者掌握目的语的心

理机制是不同的。在二语环境 ,学习者受到目的语

的耳濡目染 ,可理解的语言输人有经常性保证 ,或早

或迟可以不同程度的
“
自然习得

”
目的语。即使某

些学习者 (如成人、学习依赖性较强者或性格十分

内向者)不能自然习得目的语 ,其努力学习的成果

也能得到经常性的语言材料的巩固。在外语环境

中,可理解的语言输人得不到经常性保证 ,反而经常

性地受到非目的语的干扰 ,“ 自然习得
”
目的语简直

是天方夜谭。外语学习者只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学

习来掌握外语。

二语学习者或外语学习者的心理过程 ,可以概

括为努力摆脱母语羁绊逐渐向目的语靠近的过程 c

对学习过程和学习主体的研究发现 ,“ 学习者在其

语言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使用一种明确的语言体

系
”
[4](10页 ),这种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介于其母

语与目的语之间,通称中介语或中间语 (interlan~

guage),笔 者称之为
“
学语
”
,与儿童习得母语过程中

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
“
丿L语
”
相对应。

“
学语
”
与
“
丿L

语
”
的共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处于不断尝试、不断犯

错的过程 ,都包含不符合语法规范的现象 ,“ 这种错

误是学习者使用的语言体系的证明
”
[4](10页 )。

不同的是 ,“丿L语错误
”
一般在儿童成长的一定阶段

自然消失 ,儿童习得的母语 日益规范 ,而
“
学语错

误
”
却不会自然消失 ,反而存在

“
僵化
”
的可能。学

语错误僵化的原因在于 ,“学语错误
”
没有得到来自

语言环境的负反馈(纠正 ),或者得到来自语言环境

的正反馈(认可),而在学习者的语言体系中沉积。

不言而喻 ,在不同语言环境中,二语学习者或外语学

习者得到的正反馈或负反馈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

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其学习过程即克服僵化逐渐规

范的过程也是不同的。

所以,二语环境或外语环境对采取何种教学策

略和途径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外语教学法百余年的

演变 ,“可以看到行为主义习惯派与心灵主义理性

派的对立
”
,“分别为两种理论所决定的教学法交替

占上风
”
[5],最 终难辨孰优孰劣。其实 ,不 同流派

的外语教学理论及途径的合理性应该置于具体的语

言环境来考量。一般而言 ,二语环境比较适合强调

习惯过程借助归纳思维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而外语

环境比较适合强调认知过程借助演绎思维的教学策

略和方法。脱离语言学习者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 ,

孤立地研究教学法 ,只能事倍功半。相反 ,根据语言

学习者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决定教学策略和途径 ,

可以帮助学习者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学习机

会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社会语言环境
社会语言环境包括 :目 的语与其他语言在家庭

和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对目的语和双语的价值

取向,以及国家或地区对目的语和双语采取的语言

政策 ,尤其是由该政策决定的相关教育资源配置等

等。语言教学研究者通过对学习主体及其学习过程

的观察和分析 ,发现目的语学习的结果是由学习者

与其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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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决定的 [3]。 这种相互作用 ,在社会语言环境

方面 ,表现为社会语言环境影响学习者的态度 ,决定

学习者可以得到的目的语学习机会 ,包括社会为目

的语学习提供的在教育机构学习的正式机会 ,和非

正式机会 ,如与持目的语为母语者接触的潜在机会 ;

而在学习者方面 ,表现为学习者因其对 目的语学习

的态度而是否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 ,即最

终是否能够学得 目的语。

社会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国家

或地区对目的语和双语采取的语言政策 ,而主要表

现于社会对目的语和双语的价值取向。学习者在决

定学习一种目的语之前以及在决定之后的学习过程

中 ,都会受到社会对目的语和双语的价值取向、目的

语与其他语言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因素

的影响。这些影响决定学习者对 目的语学习的态

度 ,包括对持 目的语社团的态度、对学习环境的态

度、对学习任务的了解以及对学习结果的期望 ,而这

些态度决定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并 因此而影响其 目

的语学习。对于学习者来说 ,首先要解决学习动机

问题。学习动机决定学习动力 ,决定学习是否持之

有恒。这些因素——而不是某种教学方法
——最终

决定学习者是否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学习机

会。如果学习者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有利于目的语

学习 ,例如社会以目的语为官方语言或第一语言或

工作语言 ,或周围的人都学习或赞成目的语 ,甚至以

掌握运用 目的语为个人能力的评价标准 ,他/她要获

得社会的认同就必须掌握 目的语。在这种情况下 ,

对于学习者来说 ,“为什么要学
”
几乎不成问题。如

果学习者处于不利的社会语言环境 ,他/她的学习动

机能否使其 目的语学习持之有恒 ,就是语言教师应

该特别关注的问题。与其绞尽脑汁在方法上下功

夫 ,不如首先帮助学生端正学习动机 ,使其无论处于

有利的或不利的社会语言环境都能持之有恒 ,都能

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

社会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还表现于前者决

定学习者可以得到的目的语学习机会。不言而喻 ,

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家或地区对目的语和双语采

取的语言政策。但是 ,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确定

以后 ,相关的教育资源配置确定以后 ,语言教师在学

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在学习者
“
如何学
”
方面 ,仍然

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实际上 ,与传统语言教

学的情况相比 ,语言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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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更大了。语言教师可以帮助学习者在现有条件下

发掘学习机会 ,抓住学习机会 ,可以帮助学习者在诸

多学习机会中把握适合 自身条件的机会 ,尤其可以

帮助学习者以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方式充分利用一

切学习机会。语言教师在帮助学习者利用学习机会

的过程中 ,也必须根据语言学习者所处的具体社会

语言环境调整 自己的教学策略和途径。如果说 ,传

统的语言教学一种方法就可以对付或应付一个班的

甚至所有的学习者 ,那么 ,在以学习主体为中心的学

习过程中 ,语言教师则要以不同的策略和途径来解

决每一个学习者个体的具体问题。

三 学习风格
如果说社会语言环境决定学习者是否利用所能

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 ,那 么个人的学习风格就决定

学习者怎样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语言教

学研究者通过对学习主体及其学习过程的观察和分

析 ;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风格是二语教学或外语教学

成功与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某

一学习者
“
在学
”
或者某一学习者

“
不在学
”
。学习

风格是由学习者的个性特征决定的 ,而个性特征是

由学习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决定的。

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分类

结果。霍尔的研究聚焦于人际之间的交际风格 ,以

交际风格来显示基本的文化差异与文化相似 ,从不

同类型文化中区分出
“
高环境
”
(highˉcontext)文 化

与
“
低环境
”
(lowˉ∞ntext)文化[6](“ 页)。 所谓的

“
高
”
和
“
低
”
的概念 ,笔者以为应该来自

“
高教会
”

(high church)和 “低教会
”(low church),借 指社会

对个体施加的遵从(confomity)压力的高低。另外

的研究证明 ,“ 当一种文化的成员比较于另一种文

化的成员的时候 ,这些个体倾向于展示一种共同的

感知模式
”
,这些个体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

“
文化个

性
”(cultural personality)[7](188页 )。 语言教师可

以通过研究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来了解其文化个性。

对文化背景的研究以及所得到的对文化个性的了解

可以是多层面的,例如东方人与西方人的 ,中 国人与

印度人的 ,中 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等等。

虽然任何文化中的人际间交际风格都存在例外和重

迭 ,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根据人际间的交际风格正确

地辨别某一种文化是高环境文化或低环境文化。例

如 ,中 国文化相对于美国文化 ,前者应是高环境文

化 ,而后者应是低环境文化 ;中 国内地乡镇文化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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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沿海都市文化 ,前者应是高环境文化 ,而后者应是

低环境文化。对于二语/外语学习来说 ,霍尔的这种

文化分类模式的实际意义在于 ,语言教师在有机会

研究学习者的个性特征之前 ,可 以了解学习者的文

化个性。学习者的个性特征与其文化个性是紧密相

关的 ,因而了解学习者的文化个性有助于了解其学

习风格 ,从而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所谓文化个性实际上是同一种文化的个体在个

性方面表现出的共性。不同文化的个体感知世界的

方法不同 ,因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形成不同的

学习风格 ,而同一文化的个体感知世界的方法相似 ,

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个性 ,因 而
“
在某一种文

化中倾向于以某一种学习风格为主
”
[8](168页 )。

如果承认文化个性、承认共同的文化个性产生共同

的学习风格 ,就可以利用霍尔的研究成果很方便地

观察分析学习风格。高环境文化中学习者的学习风

格表现为
“
现场依赖

”
型 (犰ld dependence),而 低环

境文化中学习者的学习风格表现为
“
现场独立

”
型

(丘 eld independence)[8](1铌 页)②。这种依赖或独

立的程度是相对的 ,例如 ,中 国沿海文化的文化个性

产生的学习风格 ,相对于中国内地文化的学习风格 ,

可以表现为现场独立型 ,而相对于美国文化的学习

风格 ,则可以表现为现场依赖型。社会对个体的控

制越强 ,现存社会结构对个体施加越大的遵从压力 ,

其个体的学习风格就越
“
现场依赖

”
,反之亦然。基

于
“
现场依赖—独立

”
这一研究 ,学者们从学习者与

同伴的关系、与教师的个人关系、与教师的学习关系

等方面提出了关于学习者学习风格的
“
观察指标

”

[9]。 这一观察指标有助于帮助语言教师发现学习

者的学习风格 ,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和途径。一

设而言 ,现场独立型比较适合强调探索发现归纳总

蔫、强调个人价值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而现场依赖型

比较适合强调提供明确的规则原则、强调人性化的

教学内容、强调(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人际关系

的教学活动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四 学习年龄
研究二语学习或外语学习过程必须考虑学习年

龄这个重要因素 ,因 为儿童具有无意识地习得非母

语的潜能 ,这种潜能一般认为在开始进人青春期时

逐渐消失
③
。实践证明 ,智 力一般的儿童能够在二

语环境中无意识地习得第二语言 ,而在外语环境中 ,

即使智力超常的儿童也必须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才能

学得外语。这种训练就是系统的专门的
¨
学习
`与无意识的

“
习得
”
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 ,儿重烛

具的无意识地习得非母语的潜能只有在二语环境中

才能自然发挥
④
。所以 ,语言教学研究需要分别关

注儿童在外语环境中或二语环境中的目的语学习和

成人在外语环境中或二语环境中的目的语学习。就

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值得关注的是在外语学习过

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儿童独具的二语习得潜能 ,以及

对于已经丧失了二语习得潜能的成人采取何种教学

策略和途径。

适合儿童的心理特点的应该是强调感知、体验、

模仿等习惯过程借助归纳思维的直接途径。儿童习

语的心理过程是直接感知、体验、模仿语言现象。儿

童理解能力弱 ,强调认知过程借助演绎思维的教学

策略和途径方法不适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不能激活

儿童的二语习得潜能。要求儿童先掌握规则再按照

规则造句是强人所难 ,是对儿童自身具有的二语习

得潜能这一优势资源的浪费。儿童在二语环境中的

目的语学习是 自然习得 ,虽然存在
“
学语错误

”
,但

这种
“
学语错误

”
像
“
丿L语错误

”
一样 ,在儿童 目的语

学习的一定阶段会 自然消失 ,儿童习得的目的语会

日益规范。在外语环境中 ,语言教学研究应该关注

如何借助儿童独有的二语习得潜能 ,充分利用这一

优势资源。笔者认为 ,在我国外语大环境中 ,可以创

造二语小环境 ,这就是课堂教学环境。
“
课堂活动

可以逼真地模拟二语环境
”
,激活发挥儿童的二语

习得潜能 [10],使其
“
学语错误

”
日益规范。适合

儿童心理特点的直接途径的方法是多样的 ,如视听

法、听说法、情景法、社团法、全身法等等 ,在封闭的

教学环境中这些课堂活动都有助于创造模拟的二语

环境。这些课堂活动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大量二语环

境中的感知、体验、模仿的机会 ,并且能极大地激发

学习者的兴趣 ,而学习兴趣可以决定是否利用所能

得到的一切学习机会即最终是否能够学得 目的语。

就模拟的
“
逼真
”
程度而言 ,当首推视听法创造的二

语小环境。另外 ,在模拟二语环境的课堂教学中 ,教

师的英语素质是关键。教师的英语素质很大程度上

决定模拟的二语环境的质量。

成人在二语环境中虽然可以通过模仿
“
捡到
”

一些表达法 ,但毕竟因为年龄关系不再具有 自然习

得二语的潜能 ,不能像儿童那样 自然习得系统的目

的语。除了个别语言天赋很高的例外 ,成人在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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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必须通过有意识的系统训练才能学得 目的

语。当然 ,二语环境中的系统训练可以受到语言环

境的正面影响 ,可以经常得到真实的语言材料的巩

固 ,这是外语环境中的系统语言训练所不能奢望的

优势。所以 ,在外语环境中 ,语言教学研究更要研究

学习者的特点 ,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和途径方法。

与儿童比较 ,成人理解能力强 ,推理能力强 ,比较适

合强调认知过程借助演绎思维的教学策略和途径方

法。具体地说 ,成人
“
具有充分的认知能力

”
,可 以

通过
“
对语法规则的演绎

”
[11]来学习外语。语言

教学研究发现 ,演绎语法规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

学习结紧氵因为
“
[语法 ]是迄今为止用来描述语言

的唯
一
的生成体系 ,⋯⋯对于学生的学习 ,生成体系

作为一种语言组织方式比非生成的项目分类更经

济
”
[12](辊0-424页 ),学 习者可以用较短的时间掌

握有限的语法规则 ,根据语法规则举一反三 ,生成大

量有用的话语。相反 ,正如威尔金斯 (Wilkins)指 出

的那样 ,“ 没有语法 ,人们可以表达的事物寥寥无

几
”
[13]。 对于成人来说 ,在二语环境中是这样 ,在

外语环境中更是这样。

五 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可以与学习年龄相应 ,也可以与学习

年龄无关。为了方便讨论 ,这里先不考虑学习年龄 ,

只考虑学习过程中不同的进展阶段。学习者的学习

阶段一般可以分为人门、初级、中级、高级、精湛 ,体

现为从
“
学习
”
到
“
运用
”
的过程。相同的语言环境 ,

相同的社会语言环境 ,相同的学习风格 ,相同的学习

年龄工—具有这些相同因素的学习者并不一定适合

相同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因为处于学习过程中不同

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和需求 ,不

同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适合不同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具体地说 ,就是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对语言

的形式/用法和语言的意义/运用的不同学习需求。

二语/外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 ,忽视处于

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的不同学习特点和需求 ,从

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即使以当时最先进的

语言教学理论为指导 ,也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

效果。早期欧洲、北美的交际途径倡导者过分强调

语言的意义/运用而忽视语言的形式/用法 ,一开始

就把学习意义/运用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先学习形

式/用法。其实 ,这一错误策略产生于对交际途径的

片面理解 ,因为语言能力从来就是交际能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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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 [14]。
“
交际涉及到用适当的方式来

运用适当的形式 ,⋯ ⋯所以 ,获得语言形式是语言学

习的一个中心部分
”
[15](“ 页)。

“
语言运用的知

识不可避免地必须包括语言用法的知识
”
[16](18

页)。 然而 ,这一早在 19BO年代就在国外受到批评

的错误策略却随着 1980年代交际途径介绍到我国

而风靡我国外语教学界 [17],直到今天仍然大有市

场 ,表现为反对初级阶段学习语法。这一错误策略

的根源在于混淆了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学习阶段 ,把

学习意义/运用与学习形式/用法齐头并进甚至把学

习意义/运用置于学习形式/用法之先。语言的形式

和用法是语言的意义和运用的基础 ,没有基础哪有

意义和运用?实践证明,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要想

获得运用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16](67页 )。 因此 ,

应该把二语/夕卜语教学
“
分为两个方面——学习语

言形式 ,然后学习语言形式的运用
”
[15](甾 页),在

初级阶段
“
完全忽视 [运用]而集中教授

‘
形式
’”

[15](甾 页)。

忽视不同学习阶段的不同学习特点和需求的另

一种表现 ,是要求尚处于初级阶段或中级阶段的学

习者掌握意义运用语言甚至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近

年来反对大学英语、反对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呼声不

绝于耳 ,反对者的理由之一是通过了四、六级仍然不

会运用英语[17][18][19]。
“
许多手持四、六级证

书的大学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英语的能力几乎

为零 ,⋯⋯因此 ,大学英语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交际

能力为目的
”
[⒛ ]。 而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外语教

学界的反应则是在中级阶段以下的学习中忽视甚至

歧视形式/用法的学习 ,强调
“
听
”
与
“
说
”
方面的意

义/运用的学习。
“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

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
”
[21]。

其实 ,达到六级充其量也就是达到中级水平 ,不会运

用是正常的。中级水平的学习者要
“
综合应用

”
、特

别是
“
听
”
、
“
说
”
方面综合应用 ,实在是力不从心。

对于理解能力强、推理能力强的大学生 ,正应该通过

演绎语法规则来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结果。在中级

阶段以下的学习中,应该首先以学习形式/用法为

主 ,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 ,再以学习意义/运用为主。

学习年龄与学习阶段结合起来考虑 ,针对中学

生尤其是处于 9年级与 11年级之间的中学生的教

学策略和途径最难拿捏。因为 ,这个年龄段的学习

者刚刚丧失或刚刚开始丧失儿童具有的自然习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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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潜能 ,却 尚未像成人那样具有充分的认知能力 ;

而这个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已经学习了 3年甚至 6年

以上(小学 3年或 3年以上)外语 ,处于初级阶段或

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之间。这个问题有待于教育心

理学研究者和语言教育研究者共同努力探索。相对

于这个学习年龄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来说 ,其他学

习年龄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一

般来说——当然会有例外 ,初级阶段比较适合强调

语言的形式/用法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而高级阶段比

较适合强调语言的意义/运用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丿 L

童初级阶段应该强调感知、体验、模仿等习惯过程并

借助归纳思维来掌握语言的形式/用法 ,而成人初级

阶段完全应该强调理解、推理、生成等认知过程借助

演绎思维来掌握语言的形式/用法 ;中级阶段则从强

调语言的形式/用法向强调语言的意义/运用过渡。

形式/用法的学习与意义/运用的学习主要与不同学

习阶段关联 ,既可以采取强调习惯过程借助归纳思

维的教学策略和途径 ,也可以采取强调认知过程借

助演绎思维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结论 ,因为学习过程中

诸因素的影响 ,对于所有二语/外语学习者来说 ,不

可能只有一种完美的学习方法。同样 ,对于每一位

语言教师来说 ,不 可能只有一种完的教学方法。
“
任何二语学习理论 ,如果看上去导致一种单一的

方法 ,都是错误的
”
[3]。 二语/外语教师在学习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再体现于用什么
“
方法
”
去教 ,

而体现于如何引导学习者去学 ,体现于引导学习者

以最适合 自己学习风格的学习方法充分地有效地利

用所能得到的二语/外语学习机会。

致谢 :

本文写作过程中 ,香港浸会大学从事语言习得研究的学者杨素英博士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 ,包括
“
注

释
”
中各条 ,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

①在不区分不同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也有不少学者将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为
“二语
”
。

②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
背景依赖

”
或
“
环境依赖

”
、
“
背景独立

”
或
“
环境独立

”
。

②在乔姆斯基提出语言习得能力是与生俱来之后 ,不少学者力求证明语言能力是由人类生理或基因决定的。如果语言习得

能力真是由生理决定 ,那么就应该同其他由生理决定的行为一样有关键期 (“ ticd period)。 学者们相信 ,这个关键期由出

生后起到成熟期(12、 13岁 )。 过了成熟期 ,语言习得能力就会下降。1970/80年代很多研究都是证明二语习得愈早愈好。

但最近一些研究也证明,青春期少年其实在习得速度、习得持久和最终成绩等方面都超过儿童。儿童最明显的优势是语

音 ,在语法和词汇上并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优势。另外 ,儿童有更多的时间,和较小的压力。总之 ,对于有没有关键期 ,现在没

有一致的看法。

④Krashen在 1970/80年 代提出了他的语言习得理论。他的理论是以乔姆斯基理论为基础的。Krashen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

学习和习得的区别。这二者最基本的区别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而不是学习环境。当然 ,在二语环境中,特别是儿童在二

语环境中,习得的情况多一些 ,而在外语环境中,学习的情况多一些。根据 Krashen理论 ,就是在外语教学教室里 ,也是有可

能创造习得的条件 ,就是着重交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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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I Con⒍ deraJons in EFL/EsL Lear“ng Process

zHANG si-wu
(Editorial of【 ce of the Jou∏ 1al of sNU,s忆 huan Normal U“ versity,Chengdu,⒌ 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EFL/EsL leaming, such factors as language environment, socialˉ hnˉ

guistic context, learning style, learning age and learning stage must be take into adequate consideration,

for they have direct decisive impact on the outcome of the leamers’  effo⒒。 They affect whether or how an

EFL/EsL learner makes full use of the available leaⅡ ling opportunities,which in tun1deter1η ines Whether

an EFL/EsL learner can leam the target language or not。 EFL/EsL instructors:nust adopt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to these factors to meet EFL/EsL learners’  personal learning needs。  The hu-

ponant role of inst【uctors in EFL/EsL learning is embodied in their guidance of EFL/EsL learners to a

full emcient use。 f the avanable learning oppo⒒ unities in a way most compatible with their own learning

style。

Key words:EFL/EsL; leaⅡ1ing process; language environment; socialˉ hnguistic context; learning

style; leaming age; learn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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